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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补宣先生是我在上世纪 50年代在清华大学动力工程系“热能动力

装置”专业学习时，给我们讲授“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这两门课

的老师。那时我们均称老师为“先生”，称同辈则一般直呼其名，或叫绰

号，如徐秀清老师，或直呼其名，或叫他“阿秀”，沈幼庭老师称为“老

夫子”，倪维斗老师则叫“阿斗”，即使今天，他当了副校长和工程院院

士后，也仍然如此称呼，至于我，大家都叫我“阿毛”。所以多少年来称

王先生习惯了，所以此文就名为“怀念恩师王补宣先生”。 

王先生曾任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副系主任和热工教研组主任，

他是我国工程热力学和传热传质学科的泰斗级著名学者，也是我们系第

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出生于 1922 年 2 月 5日，

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去世，享年 98岁。他于 1943 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

大，毕业后赴美国深造，于 1949 年取得美国普渡大学硕士学位，时值新

中国成立，他放弃了继续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到中国，先任教于北京

大学工学院，1952 年全盘学习苏联，全国进行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清

华大学被改造成为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北大工学院则被并入清华，这

样，王先生就从北大调至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创建了热工教研组。王

先生于 1956 年赴苏联考察，回国后在清华动力系创建了“工业热工专

业”，1957 年改成“工程热物理”专业，后该专业并入了工程力学系， 

所以王先生也跟随“工程热物理”专业到工程力学系工作了一段时间。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农业发展急需大量化肥，为大幅增加化肥产量的

需求，化肥生产企业亟需进行技术改造，在王先生领导下，热工教研组

于 1965 年参与了我国大型氮肥制造企业“四川化工厂”的技术改造，将

该厂的合成氨产量翻了一番，该改造成果在 1966 年被列入中国化工 100

项重大成果之一。1978 年，王先生参与了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

工作；1981 年，他参与了创建中国太阳能学会并担任此学会的首任主

席。1982 年，他出版了专为培养研究生的《工程传热传质学》专著，获

得“国家优秀教材奖”。1986 年获得了“世界能源理事会”颁发的“能源

为人类服务奖”，2010 年获亚洲热物性会议终身成就奖，2012 年获美国

普渡大学杰出工程师奖，2016 年获得“中国传热传质学终身成就奖”，

2018 年获得中国太阳能科学与技术终身成就奖。 

王补宣先生是给我们讲授“热能动力装置”专业最重要的两门专业

基础课“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的老师。我于 1958 年清华大毕业

后，被分配到我们系做教师， 因而与王先生从师生变成了同事，自那以

后在系里和王先生共事 60多年，但王先生始终都是我的老师。王先生以

98 岁的高寿于 2019 年去世已经近两年，但是王先生那永远穿着一身中山

装，穿着布鞋走路上班的和蔼形象，和那略带无锡口音的音容笑貌仍然

历历在目，如在眼前。下面仅以我亲身经历的几件小故事，表达我对王

先生的深深怀念。 

 

王补宣先生和《工程热力学》 

我有幸在读书时我们“热八”班的“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这

两门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都是由王先生讲授的，他给我们打下了在热



学方面良好的基础。由于王先生是江苏无锡人，讲话时略带无锡口音，

但他的讲课概念清楚，条理分明，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不但理论讲的

透彻，而且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验和分析，他批改的实验报告，认真

仔细，并附有详细的批语，至今记忆犹新，他是我们学习热能专业最早

的引路人。 

 

        

 

 

 

 

 

 

1956 年春热八全体学生与王补宣先生等老师在动力系馆前合影，前排左 5为王先生 

 

1966 年 6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后来毛主

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要招收工农兵学员。从

此，清华大学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领导下，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而当

时的军、工宣队领导认为，动力系是搞火力发电，电机系也是搞发电，

都是发电，并没有考虑“热”和“电”虽然在火电厂二者“合二为一”，

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基础，就这样简单地将这两个系合并成为一

个系，名为“电力工程系”，而且将“热工教研组”一大部分教师调转至

“化工系”，但王先生还留在当时的“电力工程系”。 真是“天下大事，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两个系合并近 10 年后，由于“热能”和“电

机”这两个学科是完全不同的专业技术基础，始终是“貌合神离”，因

此，在文革结束后又被分开成了“热能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两个

系，这是后话。在文革期间，那时已经并入电力系的“热能动力装置”

已改成了“锅炉”专业，于是，锅炉专业也不经考试通过地方推荐的办

法招收了工农兵学员，那时工农兵学员的培养是三年学制，教学方法是

强调密切联系专业，进行“开门办学”，许多时间要下到与专业有关的工

厂中，例如锅炉制造厂，边劳动，边学习。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课要紧

密结合，数理化外语等教师下到各专业，与专业教学结合，而专业基础

课如热力学和传热学等，则不单独设立课程，而是和专业课结合，在讲

授专业课中附带专业内容需要讲一讲有关热力学和传热学的知识，因

此，那时的工农兵学员并没有系统完整地学习过工程热力学。1966 年 10

月，打倒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决定

恢复高考，重新招收正规大学生。这时，我们电力系锅炉专业还有“锅

五”和“锅六”两个年级三个班的工农兵学员没有毕业，1977 年下学

期，当他们知道学习锅炉专业如果没有完整学过“工程热力学”，是缺失

了重要的专业基础，于是一致要求系里按照大学的标准给他们补上“工

程热力学”这门课。但是，那时的电力系热工教研组的许多老师因为均

已调去了化工系，无法为这两个班提供“工程热力学”的老师，只能由

锅炉教研组自行解决，由教锅炉的老师来给这些工农兵学员补上工程热

力学。那时的锅炉教研组主任是徐秀清老师，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指定

我来给这些工农兵学员补上“工程热力学”这门课，我也只好“赶鸭子

上架”地接受这个任务，开始了 20年来第一次重新接触“工程热力



学”。 

    自从 1955 年听过王补宣先生的工程热力学课后，一直到 1977 年的

22 年间，我再也没有系统地接触过工程热力学，由于我是讲授锅炉专业

课“燃烧理论与燃烧设备”的，因此手头也没有任何“工程热力学”的

教材和参考书，而十年文化大革命由于大学关门，也没有出版发行过

“工程热力学”的新教材。特别是 1969 年我被下放到清华大学在江西鲤

鱼洲农场去劳动，下放动员的时候要求我们讨论去鲤鱼洲“是一阵子还

是一辈子”，要求我们要下定决心在鲤鱼洲干一辈子。因此，那时除了带

去《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外，我留在宿舍里的技术书籍和当年的教

材，几乎全部当废品卖了，只留下了几本我当年在清华读书上课听讲课

记录的笔记，包括王先生讲课的“工程热力学”笔记，感到有纪念意

义，因此留下了。这时要我去讲“工程热力学”，因为买不到新教材，只

能自己编写讲义，而且学校规定，讲义必须课前到手。那时已是 1977 年

的第四季度，1978 年初开学就要用，给我的时间只有三个月。我那时的

困难首先是，要把早已忘记了的工程热力学内容全部熟悉起来，然后还

要编写一本讲义，而那时我唯一可以参考的就是我那本王先生讲课的笔

记。就是有了那本笔记，我又日以继夜地重新学习了一遍“工程热力

学”，并按照这本笔记，从中努力回忆和跟随王先生当年讲课时的思路和

分析方法，到 1977 年底，我终于废寝忘餐地写完了“工程热力学”讲义

的初稿，包括工程热力学的基本理论和内容，以及每一章的复习提纲、

思考题和练习题等，然后立即去到王先生家中，请他对这本讲义初稿进

行审阅。王先生立即答应尽快审阅，几天后，我又去王先生家 他告诉

我，他已经仔细看了这本讲义初稿，认为基本可以，一些地方他已经进



行了修改和补充，可以拿去出版了。这样，这本体现了王先生在 20多年

前给我们讲课精华的 “工程热力学”讲义在 1978 年 1月新学期开学前

出版了，做到了“课前到手”的要求。此后，接连两个学期，我给锅五

和锅六共三个班，努力按照王先生教学的思路和方法去讲这门课，尽量

让学生把热力学的概念搞清楚，把热力学的基本理论和火力发电厂锅炉

汽轮机设备的热力循环结合起来，懂得如何根据热力学的基本理论来提

高电厂的热效率。一年下来，学生的学习非常努力认真，表现了对工程

热力学很大的兴趣，对讲课表示满意，总的反映还不错。对此我非常高

兴，这是因为能够有机会在我毕业 20年后，再向王先生学习，按照他的

思路和方法，使得王先生工程热力学这门课，得以薪火相传。 

 

 

 

 

 

 

            

       1978 年出版的《工程热力学》讲义           2009 年校庆时和王先生在一起 

 

王补宣先生和《永动机》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 1975 年，那时我被调到电力系的“教改组”工

作。一天上午，由校系两级的两位工宣队师傅陪同两位客人，带着一些

图纸和文件，来到电力系教改组的办公室，说来客是从辽宁沈阳来的，



正在进行一项称为“毛远新工程”的项目，说他们发明创造了一台“永

动机”，听说王补宣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要请王先生进行鉴定。所谓

“永动机”是一种不需外界输入能量或者只需要一个初始能量就可以永

远做功的机器。“永动机”的想法最早起源于公元 1200 前后的印度，后

来传到了伊斯兰世界，再传到了欧洲。几百年来直到现在，一直有人企

图发明建造“永动机”，但是直到今天还从来没有人真正制造出来“永动

机”。这种不消耗能量而能对外做功的机器由于违反了“能量守恒”的热

力学第一定律，因此被称为“第一类永动机”。还有另外一种“永动

机”，认为可以从大气或海洋中吸取热量使之完全变成机械功而永不停息

地运转，由于这种想法虽然不违背能量守恒的热力学第一定律，但却违

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提出的一个

普遍原理， 即物质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吸取能量而使之完全变成有用功而

不产生其它影响，例如火力发电如果只有煤在锅炉中燃烧时提供的热能

所产生蒸汽的“热源”，而没有汽轮机的凝汽器把做完功的乏汽冷却成凝

结水的“冷源”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蒸汽循环，是不可能连续运行发电

的。因为火力发电需要有“冷源”才能实现火力发电，而“冷源”由于

冷却凝结蒸汽而损失了燃煤所释放热能的一大半，尽管百年以来由于技

术进步，蒸汽循环火力发电的热效率已经大大提高，但至今最先进的火

电机组的热电转换效率还仍然没有超过 50%，所以这类“永动机”被称为

“第二类永动机”。由于“永动机”在理论和实践上均被证明是不可能

的，因此早在 1775 年，法国科学院就宣布“本科学院以后永远不再审查

有关永动机的一切设计”。所以我一听说他们要找王先生鉴定他们的“永

动机”，当时心中就打鼓，这一下王先生可麻烦了。无奈我只好去请王先



生来到办公室，他们向王先生介绍了来意，打开他们设计的图纸和设计

文件并做了介绍，请王先生审阅。我看当时的王先生，一声不响，不动

声色，坐在那里默默地仔细审看那些图纸和文件，长久一直不发一声。

这时陪同的两位工宣队员和辽宁来的客人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不断催

问。我那时在旁边陪着，心里一直在为王先生着急，怎么回答？如果违

背王先生的科学良心，说他们的“永动机”是可行的，以便不得罪这些

正在做“毛远新工程”大有来头的人物，我相信王先生做不到， 但是在

当时文革的那种政治压力下，如果坦言“永动机”是不可能的，王先生

此后肯定要吃苦头。一直快到了下班的时间，王先生终于开口说出了下

面的话。他说，我看了这么半天，看得非常仔细，但是真是非常抱歉，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搞业务，更加脱离实际，我看了这么久，真是没

有看懂你们的发明，所以对不起，实在提不出任何意见。王先生的这一

番话，弄得那两位辽宁客人无可奈何，悻悻而去。而我在心里，实在佩

服王先生的睿智应对。文革后有一次不记得因为什么事我和王先生偶尔

又谈到“永动机”这个故事时，他哈哈大笑说，那也是我没有办法的办

法，不如此我怎么能够过得了关。 

 

王补宣先生和《传热学国际会议》 

王先生在改革开放后是我们系最早重视和积极开展国际交流的教授

之一，我因为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王先生的多次交往，因此比较熟悉，

改革开放后接触和交流比文革前更多。王先生由于听力不是很好，因

此，往往有外宾来访问他时，他经常要我陪同并帮助他翻译。记得那是

1981 年，那时他担任中国太阳能学会的主席，有一次经过中国太阳能学



会的安排，美国一个几十人的庞大代表团来清华访问王先生，王先生在

主楼接待厅给美国代表们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太阳能发展和现状的详细介

绍， 因为那次的介绍是以问答方式进行的，美国人一边听一边积极提

问，兴趣很大，王先生因为听力的原因，他就用中文介绍，要我用英文

进行翻译。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太阳能的知识，对有关太阳能的一些专

业词汇很不熟悉，因此一边翻译，一边问他各种太阳能专业词汇，从而

也学习到不少有关太阳能的知识和词汇。改革开放后，我们热能工程系

第一次所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是在 1981 年与美国的能源机构 AER 联合

举办的“流化床燃烧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为我们系今后举办国际会议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王补宣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传热学的领军

人物，非常敏感地认识到中国大门打开后国际交流的重要性，他就找到

我讨论我们系能否也组织召开一次“传热学国际会议”，以加强我们和国

际传热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我非常赞同王先生的想法，表示愿意积极支

持和配合王先生，我们讨论了在 1985 年举办传热国际会议的各项计划和

安排，由王先生担任会议主席，我担任会议秘书长，并由此紧锣密鼓地

开始准备由我们系单独组织的这次国际会议。终于第一届“传热学国际

会议”在王先生主持下和热工教研组的老师门积极参和帮助下，于 1985

年在清华大学顺利地举行，会议邀请了国际上众多传热学界的著名专家

和学者，其中包括我认识和熟悉的德国慕尼黑大学两相流传热的著名学

者、德国政府科学顾问 Maiyinger 教授，并且通过此次会议与国际传热

学大会建立了联系。此后，该“传热学国际会议”每四年举办一次，至

今已经办到了第九届。为了加强传热学方面的国际交流，王先生此后经

常出国参加国际传热学大会，并被选为国际传热学大会的中国委员。因



为国际传热学大会是国际有名的常设国际传热学术组织，是国际传热学

界建立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和平台，王先生非常重视与国际传热大会的合

作，并一直在争取能够在中国举办一次国际传热学大会，在他和后人们

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 2018 年王先生去世前一年，在中国举办了第 16

届国际传热学大会，实现了他的夙愿。我们系在 1985 年的传热学国际会

议之后，又在 1987 组织举办了每四年一次的“煤燃烧国际学术会议”。

至今也坚持了 36 年，连续举办到了第 9届。“燃烧”和“传热”是我们

系的两大专业和技术支柱，因此，“煤燃烧国际学术会议”和“传热学国

际会议”这两个国际会议，均是我们系在有关煤燃烧的理论和技术以及

传热和传质学这两个领域中，成为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高水平国际学

术会议，并对促进和加强我们系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 

    王先生在我们系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先行者和积极推动者，是我国

乃至国际上有名的传热学大师，不但著作等身，培养了大批的传热学人

才，而且对于促进我国在传热学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

献。2022 年是王补宣先生诞辰 100 周年，谨以此文献给恩师王补宣先

生，以表达我对王先生对我的教育由衷的感谢和对他深深的怀念。 


